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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拉伯民族自古就以重商善营而闻名，在

阿拉伯半岛形成了以欧卡兹集市为首的许多集贸

市场：前伊斯兰时代半岛各部落民众每年11月在

位于麦加南山谷地带的欧卡兹举行为期20天的集

会，掌管克尔白神庙的古莱氏贵族利用集市交易

机会与各部落加强联系，以吸引更多信众在集市

后前往麦加朝拜克尔白神庙。结果，随着欧卡兹

集市的日益兴隆，麦加克尔白神庙的地位亦随

之提高。古莱氏人从经济、宗教、政治等方面

不断获益，6-7世纪时麦加就成了阿拉伯半岛上

无可争辩的经济、宗教和政治等中心，被誉为

阿拉伯人谋生与致富之途的“汉志商道”必经

麦加。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远行经商（《古兰

经》16∶14），但阿拉伯民族在对外扩张的百

年间却无暇顾及商业，通晓阿语、波斯语、法

语和希腊语的犹太商人则在东西

方各国的经贸往来中不断获利，

一直到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哈

伦·拉希的时代，随着阿拉伯帝

国对外扩张之势的趋弱，内外社

会环境转入安定，才逐步扭转了

犹太人的商业垄断地位，形成以

巴格达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陆上商

道和海上贸易。再加上每年有大

量穆斯林借助陆路和海路前往麦

加、麦地那甚至耶路撒冷朝觐，

能够大规模运送朝觐者的海船、

骆驼商队、商号和集市应运而

生，由三大圣寺搭起的精神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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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伊斯兰“朝觐奇迹”也带动了穆斯林的

海外贸易。可以说，从阿拉伯部落民众朝拜克

尔白神庙到世界各地穆斯林数百万的大规模朝

觐，穆斯林精神王国不仅满足了每个朝圣穆斯

林的信仰诉求，还为汇聚在三大圣寺的穆斯林

商人提供了难得的商机，有力地促进了跨洋贸

易、陆路经济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结果，

麦加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一并成为连

接中东、非洲、印度和中亚等地的跨地域贸易

中心。

如果说，先知穆罕默德以其成功的经商

经历和执著的信仰追求而成为阿拉伯民族“经

商、信教”文化传统的个体典范，那么起步于

欧卡兹集市和克尔白神庙的阿拉伯商人则在经

训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借助朝觐商路与海外贸

易又将这一文化传统加以弘扬，伊斯兰信仰维

系下的商品经济团体的出现便以清真寺在世界

各地的出现而显示出伊斯兰文明世界化的坚实

足迹。

二

“经商、信教”的文化传统影响了穆斯

林不断追求“两世吉庆”的生存目标，清真寺

与集市并存则最大程度地兼顾了穆斯林神圣性

与世俗性的双重诉求。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常

被用来特指集市的巴扎多围绕一个聚礼清真寺

或一座城堡而建，进而扩展为穆斯林社区。这

种基于宗教认同所结成的穆斯林社区又成为伊

斯兰城市的基本构成单位。早在中世纪，穆斯

林就意识到，伊斯兰城市具有两个焦点——聚

礼清真寺与市场，“寺市并存”构成了伊斯兰

城市中心，相对独立的宫殿与较隐蔽的穆斯林

居住区则与城市中心互为辉映，形成了城市基

本社会格局：宗教中心（清真寺）、政治权威

（宫殿）、市场（经济中心）以及居民区（民

间社会），象征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并存，国家

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中心也相伴而生。正

是由于巴扎和清真寺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

联，城市活动就常以大巴扎和聚礼清真寺为原

点向外辐射，甚至在巴扎和大寺并存的特定社

会空间内还滋生出不同的伊斯兰亚文化，如新

疆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和著名的

艾提尕尔大寺与西北最大的南疆大巴扎并存有

关。

具体而言，“寺市并存”大体分为三种类

型：一为“寺市相邻”型：被誉为“世界典范

广场”的伊朗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就是此类

的典范。东西南三面依次耸立着罗特夫拉清真

寺、阿里考普宫和伊玛目清真寺，广场上常举

行集会和比赛等，广场四周集市上多为商店和

作坊。因此，伊玛目广场因宗教（罗特夫拉清

真寺）、政治（阿里考普宫）、经济（集市）

和民间（伊玛目清真寺）四大社会基本要素

的有机结合而囊括了阿拔斯王国统治的时代风

貌。二为“市中含寺”型：除设商行店铺外，

伊斯兰国家的重要集市内还设有客商聚会、礼

拜之地。如叙利亚哈米迪亚市场不仅东西相连

于倭玛亚大清真寺，还内置小清真寺，成为

“市中含寺”的典范。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最大市场内，也配有规模不等的清真寺、祈祷

室等。三为“寺中蕴市”型：据记载，在不影

响正常礼拜的前提下，历史上的一些清真寺也

被允许入寺交易某些小商品，寺院经济的存在

又凸显出清真寺已然具有隐性经济实体的属性

与功能，朝觐经济的发展更是广义上“寺中

蕴市”的典范。据报道，每年数百万人朝觐圣

地，有力拉动了沙特经济的发展，仅每年朝觐

收入就约占其GDP的4%，朝觐期间的各种活动

又为沙特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朝觐者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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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了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三大圣寺所在

城市的朝觐经济，还借助朝觐这种特定宗教文

化活动和穆斯林大聚会的良机开展跨国贸易，

加强国际沟通。因此，三大圣寺，既是宗教祈

祷与纪念先祖的场所，也是文化交流、商贸洽

谈的平台，更是各国开展民间外交的政治舞

台。

可见，在“寺市并存”基础上形成了穆斯

林社区，以穆斯林社区为基本单位又建成了伊

斯兰城市。其中，清真寺和集市分别成为神圣

性与世俗性的象征符号，两者不只在空间上并

存，更在于集市上的经济活动要受到清真寺伊

玛目所宣传的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制约，进而彰

显出伊斯兰经济文化与穆斯林特定生存环境间

的内在关联性。

三

圣训中“信赖真主，同时拴住骆驼”的

寓言，折射出阿拉伯民族的生存智能，《古兰

经》中更渗透着“两世吉庆”的处事策略，即

使是充满世俗色彩的经商营生，也被包含在神

圣信仰的追求当中。因此，穆斯林既可在身处

集贸闹市区的清真寺里虔诚颂主，又可在清真

寺旁的集市上公平交易，神圣性与世俗性如此

水乳交融实属罕见。正是在“两世吉庆”观的

影响下，“寺市并存”构成了穆斯林生存空间

的核心，进而成为伊斯兰经济文化的基本生成

模式。阿拉伯部落每年禁月在欧卡兹集市与克

尔白神庙的经商与朝拜传统影响到穆斯林社区

的构建，由若干穆斯林社区形成的伊斯兰城市

建制也难脱神圣性与世俗性生活的双重功效；

清真寺在推动阿拉伯民族由动荡分散的游牧生

存转入“围寺而居”的定居生活的过程中发挥

了特殊作用。尤其是乌玛社会的建立，标志着

半岛穆斯林依托清真寺形成了宗教信仰所维系

的全新社会关系，清真寺宗教功能与社会经济

功能的相互制动，又推动了伊斯兰经济文化的

生成乃至发展。

由“寺市并存”这一基本模式所生成的

伊斯兰经济文化又呈现出“依寺辐射”的发展

态势：一是随着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寺

院经济将成为国家甚至世界经济的特殊组成部

分；二是在宗教复兴思潮的影响下，伊斯兰经

济思想不断影响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融入经

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在多元文化与不同经济

模式的整合作用下，伊斯兰经济文化将在包容

与更新中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如依托北京牛

街清真寺而形成的牛街商业经济文化圈，就是

在“寺市并存”基础上不断生发、辐射，最终

成为在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指导下汲取中国传

统经营方式而致的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范式之

一，并因老店新铺的“围寺经营”吸引了海内

外客商，经济文化效应日益增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真寺被称为隐性经济

实体，“围寺而居”的穆斯林经济群体为显性

经济实体，“寺市并存”则凸现出两种经济实

体的依存和互补。因此，伊斯兰经济“依寺辐

射”的发展与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

社会环境的适应与协调，也折射出清真寺在伊

斯兰经济文化生成中的特殊作用。

总之，在梳理“经商、信教”文化传统

的形成、穆斯林神圣性与世俗性双重生活的环

境演变以及宗教伦理型经济理念的确立等基础

上，探究伊斯兰经济文化由“寺市并存”的生

成到“依寺辐射”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旨

在为深入思考伊斯兰经济出路等重大现实问题

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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